
篆刻不是小众艺术

文汇报： 您曾经说， 吴熙载、 赵之

谦、 吴昌硕、 齐白石的习艺生涯都是由

篆刻起家 ， 继攻六法 ， 进而会通书画

的。 然而篆刻似乎一直挺 “小众” 的。

能说说您是如何想到做这样一个大展

的吗？

韩天衡： 对于印章， 今天的人们是

既了解又不了解。 现在称篆刻为小众艺

术， 实际上这个定义不太准确。 印章之

所以能够在中国出现， 不是偶然的。 任

何一门艺术， 都是始于实用。 当原始社

会演变为阶级社会， 有了政务、 军事、

商贸、 人跟人之间的交往， 就必需有辨

伪鉴正的物事———口说无凭， 你说你是

将军 ， 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 做一笔交

易， 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诈骗呢？ 今天

科技发达了， 有身份证、 人脸识别， 那

时的证明就是先民以智慧发明的印章。

直到五十年前， 领工资、 领包裹都

还要盖章 。 虽然今天这方面的使用少

了， 但政府机构、 任何一个企业， 还是

要有一个公章。 而且印刷的还不行， 一

定要用印泥钤盖。 所以， 印章从商周到

现在， 三千年绵延不断地在使用， 至今

仍是整个社会公认的 、 普遍通用的证

鉴。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凭信载体， 它

的使用既广且久， 人们一定会在上面加

以艺术性的表现。 说它是小众艺术似乎

是 “小” 了点。

印章到今天， 已经从实用接近于走

向纯艺术。 我对这门古老而有内涵的艺

术 ， 是情有独钟的 。 但就我个人的接

触， 没有见到有一个博物馆、 美术馆做

过相对全面的印文化展览， 我构思了好

两年， 就有了 《心心相印———中国印文

化大展》。 为什么前面要加中国两个字？

因为就整个世界文明史来讲， 最早的印

章出现在中亚地区。 他们的印章上偶尔

有文字 ， 但更多表现的是图案 ； 材质

上， 使用的多是玛瑙。 后来他们的印章

传统戛然而止了。

文汇报 ： 此次展览汇聚了西泠印

社、 河南印社、 韩天衡美术馆和海内外

诸多鉴藏家的珍品， 其中有不少孤品印

谱。 这些展品对于展览的完整性都是必

不可少的吗？

韩天衡： 我的构思是做一个全景式

的、 有深度的、 代表性的呈现。 那么，

放什么， 不放什么， 为什么要放， 可能

单单看展品是说不出来的。 因此这个展

览也从单纯的实物展示， 变成了一个结

合学术的活动———在展品边有一些介绍

评述， 举办讲座、 雅集等等。

展品上我们安排了五个单元： 周秦

两汉的古玺印 ， 明清以来的文人流派

印， 印谱， 印石和印纽。 实际上如果将

印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包括进去， 何止这

五类呢！ 盖印谱的纸、 打图章的印泥、

钤拓技术、 刻刀……但我们不可能面面

俱到。 这几项内容也很丰富了。 所以人

家来看展览不会感到寂寞———做学问的

印学家， 特别重视印谱； 篆刻家重视印

面， 文彭怎么刻， 何雪渔怎么刻， 因为

这些东西都是难得一见的。

就说说学问家看重的印谱文献吧。

从北宋开始， 有了印谱的汇辑。 最早的

一本是杨克一 《集古印格》， 比 《宣和

印谱》 还早。 我们展出了 142 部珍贵的

历代印谱， 其中包含明代最重要的三本

印谱： 《顾氏集古印谱》 《范氏集古印

谱》 《松谈阁印史》， 这些印谱为明清

文人流派印的勃兴提供了最重要的艺术

上的经典模范 。 著名的所谓 “三堂印

谱”， 明代的 《学山堂印谱》， 康熙时的

《赖古堂印谱 》， 乾隆时的 《飞鸿堂印

谱》， 我们都有展示； 还有历史上一直

争论不见头绪的 《孝慈堂印谱》。

展会里面特别珍贵的东西甚多。 有

一本 《黄秋盦印谱》 是嘉庆初年的。 这

本印谱的可贵就在于印章附有了边款。

印谱有边款， 这是最早的之一。 想想碑

帖有多少宋拓本啊！ 一人多高的碑能拓

下来， 一方那么小的印章边款拓不下来

吗？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 而

是没有想到。 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就不

知道这部印谱的特殊意义。

篆刻艺术的第二个高峰还
未到顶峰

文汇报： 篆刻艺术在古玺秦汉印时

期就十分辉煌， 然后照您的说法是 “相

对式微” 了上千年， 到明清又出现一个

高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面貌？

韩天衡： 可以说， 在五千年的中华

文明史里， 篆刻是成熟得最早的传统艺

术之一。 诗讲唐诗， 词讲宋词， 书法称

魏晋。 但实际上在印章艺术成熟的战国

时候， 很多艺术还在萌芽期呢。 而篆刻

艺术能有两个高峰， 也是其他艺术门类

所没有的。 因为它具有其他领域所不具

有的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因素。 我认为有

这么几条———

一是材质上的革命。 古玺印的材质

是青铜， 偶尔有象牙、 木、 竹、 玉， 到

魏晋以后， 篆刻艺术渐渐低落下来。 但

宋时， 文人开始爱好追逐金石， 他们喜

欢印章， 也想要进入这个领域。 可是，

文人尽管熟悉、 会写古代文字， 会构思

印章， 却没有镌刻铜印的腕力， 所以在

漫长的宋元时期， 包括米芾、 赵孟頫，

他们的有些用印都是写好以后找工匠去

刻。 但合作毕竟不过瘾， 最好自己一手

包办。 明代后期， 新的石材如青田石、

寿山石被广泛引进到篆刻领域来， 文人

这才找到了理想的印材， 再无需假手于

人， 可以自己篆自己刻， 其乐无穷。

二是有了原打印谱。 过去的印谱都

是给工匠随性地刻板墨印， 结果是 “画

虎不成反类犬”， 不能显示出古玺印的

本来面目 。 明代隆庆时期 ， 1562 年 ，

松江顾从德第一个想到用他收藏的周秦

两汉印直接原印钤盖成印谱。 这部 《顾

氏集古印谱》 里有 1700 多方印。 后来

的 《范氏集古印谱 》 有 3000 多方 ，

《松谈阁印史》 也有 1000 多方。 画画有

写生， 而书法篆刻没法写生， 入门只有

临摹一途。 这 6000 多方古代经典的原

貌呈现， 给文人的篆刻创作提供了最好

的经典范本， 让他们有优秀传统可以摹

仿借鉴。

三是创作主体队伍的变化。 文人成

为印章的制作者。 文人通古文字、 有学

问、 善思量， 有很好的变通能力。 至少

这三大要素促使了明清文人流派印成为

篆刻艺术史上的第二座高峰。 不过， 从

三千年的历史来看， 周秦汉魏之外， 明

代后期到现在也只有五百年， 而且还在

蓬勃向上， 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二个高峰

还没有到顶峰。 诚然， 第一高峰是以诸

侯国和时代、 地域为艺术特征， 而明清

高峰则是多以个人艺术风貌为特征。 当

然边款艺术则是其中又一新创造。

文汇报 ： 我们现在讲 “书画印 ”，

印章似乎成了书画的附属。 能否请您谈

谈印学的学术地位？

韩天衡： 过去篆刻往往是附属于书

法的， 现在基本上能够独立出来， 已经

说明了这门艺术越来越兴旺和发展， 越

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

明清以来的篆刻家大都是业余的，

刻字店的往往反而不是篆刻家。 但其实

社会的观念一直在变化。 明代后期， 按

苏宣的说法是 “家家仓籀， 人人斯邕”。

像文人李流芳、 王志坚、 归昌世三个好

友就经常在一起刻印， 标榜秦汉。 王志

坚后来考取进士做官了， 就不刻了， 彼

时好事者要把他的作品收到书里去， 则

被他删去姓名 。 当时毕竟觉得这是

“雕虫小技 ” ， 不值一提 ， 毋需署名 。

然而明代后期也开始出现第一批有文

化的职业篆刻家， 如何雪渔、 苏宣、 朱

简等等。

我们过去笼统地将篆刻也归纳为金

石学， 这是大而化之的。 印学是金石学

一个分支， 但自有精深广博之处。 印章

与印谱的史料价值殊为可观。 我们从印

章、 封泥、 印章边款以及印谱序跋的文

字里， 可以了解到印人的性情与交游，

以及正史不载的丰富史实， 补足遗缺，

充实考订， 意义匪浅。 曾经， 上博研究

员孙慰祖就通过一小块残碎的封泥， 准

确地说是留存的几根篆书线条， 考证出

长沙马王堆三号的墓主人是利豨。

不过我的私见， 有清一代对印学理

论的研究还不及明代晚期的几十年。 乾

嘉以后小学和文字学研究的深入是新成

果， 已不单单是印学的问题。 但就印学

理论本身来讲， 还要推明末。 印学论著

多达二十余部， 像周公瑾 《印说》、 朱

简 《印品》、 徐上达 《印法参同》 等等，

讨论篆法、 章法、 刀法、 意趣乃至创作

态度， 由形而上抵形而下， 在印学理论

方面有一个颇见完整的体系。

真正异军突起的是最近这四十年。

可以说， 篆刻艺术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来取得成就最大的艺术门类之一， 且对

整个印学史的研究， 对个案， 都有深入

的挖掘、 收集、 整理与考证。 诸如， 四

十年所出的印谱数量要超过宋代到民国

的总和。 这种印学研究的深度、 广度与

多元性都是历史上不可比拟的。 这是前

所未有的繁荣。

“印宗两汉”， 然而汉印也
不只一个面孔

文汇报： 今天的许多篆刻作品据说

都好走极端， 或是极度精工， 或是极度

写意， 相比之下， 平方匀整有隶意的汉

印风格倒是少见了。 您觉得是否存在这

样的情况？

韩天衡： 这个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地

这么看。 好的汉印始终是篆刻的基础。

“印宗两汉” 是明代后期的提法， 这在

当时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那时候的篆刻

脱离了传统的、 有高度的审美轨迹， 充

斥印坛的多是宋元屈曲盘绕的九叠文官

印， 和气格低劣的粗陋私印。 是汉印滋

养了明末第一批好印的文人。 不过， 为

什么不号称 “周秦两汉” 呢？ 因为那时

候的人还不认识放在面前的周玺秦印。

像明代朱简、 康熙时的程邃， 他们也摹

拟古玺 ， 而且 《顾氏集古印谱 》 里就

有， 但他们当时由于知识的局限， 不知

道这是战国的东西。

实际上， 在明代有实践的印人已经

注意到， 一味宗经典， 会变得 “有古而

无我”。 你不能为其束缚， 否则有汉要

你干什么？ 艺术史始终是少数杰出人才

的创新史， 而理念的创新决定了你的作

品有否创新， 所以我想今天出现许多不

走汉印 “正统” 道路的印人， 也自有其

原因。

我们要知道， 从明代后期文人篆刻

兴起一直到现在， 汉印始终没有人会抛

弃， 但真正搞创新的篆刻家都知道这是

牛肉羊肉， 是好东西， 一定要吃， 但吃

了以后不能身上长牛羊肉， 而是要化成

自己的精气神。

文汇报： 篆刻艺术在历史上有哪几

次大的创新？

韩天衡： 就从丁敬身说起吧。 他是

乾隆时的人， 很睿智， 他写过这么一首

诗： “古人篆刻思离群， 舒卷浑如岭上

云 ， 看到六朝唐宋妙 ， 何曾墨守汉家

文。” 他说汉印是好的， 但也不要单一

地只吸收汉印的营养， 实际上六朝、 唐

宋的印章里也有好东西， 应该借鉴。 这

就是一个新的理念， 正因为他有这样一

个新的理念， 他自己的实践就突破了周

秦两汉。 他拿周秦两汉一直到宋元明凡

是好的东西都借鉴发挥 ， 把 “印内求

印” 这条路都走过了， 营养吃个遍。 丁

敬身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 继而开创了

浙派。

丁敬身之后， 又出了一个邓石如。

邓石如另辟蹊径， 从印章里走出来， 将

书法的妙处引进印章。 这就叫 “书从印

入， 印从书出”， 于是产生了皖派。 所

以说， 汉印要学， 经典都要学， 但是复

古守旧断不能创新。

现在有些人在学术理论上的见解是

滞后的， 还老是拿邓石如 “书从印入，

印从书出” 当作一个永恒的理念。 可如

果这样的话， 邓石如后面就不会有一个

了不起的赵之谦 。 赵之谦的视野更开

阔， 他身处晚清那个时代， 五口通商，

修建工厂 、 铁路 ， 出土的文物就更多

了———权量诏版 、 砖瓦碑刻 、 帛布镜

铭 。 他不单单是从书里面去讨好处 ，

他见到了很多前代篆刻家没有见到的新

东西， 濯古化新， 说他是 “书从印入 ”

就以偏概全了， 应归纳为 “包罗万象入

印来”。

之后又出了吴昌硕。 吴昌硕也佩服

赵之谦、 邓石如、 吴让之， 但是佩服不

等于照搬。 这里要说到罗振玉， 他有学

问， 但也很守旧， 认为汉印里面只有铸

印可以学。 因为它是失蜡浇制的， 非常

规范， 除此之外的都不能学， 尤其那种

烂铜印。 而吴昌硕恰恰是在 “烂” 字上

做文章。 因为失蜡浇制的印始终像新的

一样， 字口清晰无比； 而铜印入土一两

千年， 受到腐蚀。 漫漶不清的印面， 是

“烂”， 吴昌硕则意识到这是人工之外，

大自然对这方印章所做的第二次创造。

人家刻印都是用刀刻完就算的， 吴昌硕

刻完以后还要花很大的工夫修印面， 敲

打摩擦， “既雕既琢， 复归于朴”。 他

知道什么是自然天成， 于是产生了那种

粗服乱头 ， 但气格宏大的风格 。 所以

说， 不断更新的理念， 才能产生不断创

新的印风。

这些人都是认真借鉴过汉印的， 而

且千万要知道， 汉印不只一个面孔。 汉

印里有铸印、 凿印、 琢印， 风格有规整

的， 有奔放的， 有瑰丽的， 有霸悍的。

所以还是不能一概而论。 不过实际上，

古代印章里形式最丰富、 章法最奇崛、

表现最多样的， 是古玺印。 这跟战国时

代百家争鸣 、 追求个性的强烈氛围有

关。 而到汉印的时候， 已经强调平放正

直。 在我看来， 我们今天以古玺入创作

相对比较少。 这也是 “印宗两汉” 的固

有局限性。

文汇报： 您曾经讲到， 海上印坛百

年， “不只是时空的定义， 也不是一个

流派的概念， 而是一个具有更广泛内涵

的印学文化系统”。 请您谈谈上海同篆

刻的渊源吧？

韩天衡： 说上海是篆刻之城， 一点

不为过。 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篆刻产生第

二个高峰的原因里， 有一个就是有了原

钤印谱。 而原钤印谱就是我们上海人顾

从德首创的， 是他创出了这个思路， 给

文人提供了学习优秀传统的最好范本。

而且，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人

印谱， 也是上海人首先制作出版的。 朱

鹤 （松邻 ）， 也是嘉定竹刻的创始人 ，

生卒年不详， 有一本 《松邻印谱》， 当

成书于 1550 年左右 。 自明末至民国 ，

上海一直是篆刻史上的重镇， 记得二十

多年前， 有人给 20 世纪篆刻家搞过一

次民间评选， 结果十大篆刻家里上海印

人占了七个 ： 吴昌硕 、 赵叔孺 、 王福

庵 、 方介堪 、 陈巨来 、 来楚生 、 钱瘦

铁。 当年， 还有许多杰出的篆刻家云集

上海， 而这批老一辈篆刻家在上海又培

养了新一代的篆刻家， 让上海的篆刻群

体薪火相传， 有雄厚的实力， 也让上海

的印学研究、 创作、 传播与教育体系走

在前列。

■

首席编辑/李纯一 licy@whb.cn

篆刻艺术四十多年来是
前所未有的繁荣
本报记者 李纯一

文汇学人 责任编辑/?韶旭 csx@whb.cn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 西泠印社副社长韩天衡：

编
译/

?
渤

访谈录

第 460 期

论
衡

萨
义
德
：

周
旋
于

“两
个
世
界
”

之
间

那些冒险进入大众视野的知识
分子多少都会遭到误解， 不过， 东
方 主 义 学 者 爱 德 华·萨 义 德
（1935—2003） 和他的作品所遭遇
的， 一定比其他学者更多。

全世界通过媒体所看到的这位
学 者 ， 是 汤 姆·沃 尔 夫 （ Tom

Wolfe） 所说的 “激进时尚 ” 的化
身———他出生于耶路撒冷， 有阿拉
伯血统， 老练非常， 在纽约公园大
道上有朋友， 在伦敦萨维尔街定制
衣服 （有人曾听到他抱怨说自己忙
到没时间去裁缝那儿）， 人们说他
支持校园左翼和巴勒斯坦恐怖主义
（在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中， 他象
征性地向有争议的以色列-?巴嫩
边境围墙扔石头 ） 。 在学术上 ，

1978 年 《东方学 》 的出版 ， 似乎
开启了所谓 “指责政治”， 大获成
功的同时也遭到大量批评。

而只有他的学生和读者， 才懂
得欣赏这样一个被热情的道德良知
激励的人， 和他身上的人文学识与
正直品质。 最近， 萨义德的学生蒂
莫西·布伦南 （Timothy Brennan）

出版了传记 《心灵之地： 爱德华·萨
义德的一生 》 （Places of Mind: a

Life of Edward Said，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采用大量材料 ， 首
次全面描绘这位美国战后最杰出的
知识分子。

这个标题无疑呼应了他的自传
书名 “Out of Place”， 中译作 “格
格不入 ” ， 又译作 “乡关何处 ” 。

“处所” 正是萨义德人生的关键词，

而这本书在他与 “两个世界” 周旋
之间， 着力于知识传记， 即其思想
中的各个坐标人物。

萨义德从埃及赴美后， 来到了
普林斯顿大学， 他在追求音乐还是
医学上犹疑不决， 于是干脆选择一
条名为 “特殊人文学科” ———也即
比较文学的路 ， 让他能够把对文
学、 音乐、 法语和哲学的爱好结合
起来。

随后他在哈佛完成了博士学
位 ， 在比较文学先驱哈利·列文
（Harry Levin） 的指导下 ， 写了一
篇关于康拉德的论文。 萨义德后来
称自己为比较主义者， 他迷恋中世
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

一如迷恋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的哲
学家维柯。

他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
担任了 40 年的教授， 正如布伦南
所说： “如果说他与乔姆斯基、 阿
伦特和桑塔格一样， 是战后美国最
著名的知识分子， 那么他就是他们
中唯一以教授文学为生的人。 萨义
德对这一事实感到欣喜。”

当时的文学研究领域火药味十
足 。 萨义德如同喜爱收集零碎的
喜鹊， 借用了当时所有主要的意识
形态立场： 着重于文本分析的 “新
批评”， 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 雷
蒙·威廉斯的社会主义 ， 莱昂内
尔·特里林的自由主义 （两人是哥
大英文系同事）， 以及后来的法国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
初 ， 萨义德曾一度成为法国理论
的主要传播者 ， 为美国读者撰写
关于欧洲大陆思想发展的文章。 然
而， 在美国的大学经历 “理论” 的
巅峰时期时， 萨义德弃绝了法国理
论 ， 还批驳德里达等人的写作晦
涩难解， 表明他们已经退出了政治
世界。

布伦南说， 在写作 《东方学》

这一巨著时， 乔姆斯基的友谊助益
良多———乔姆斯基对美国媒体的门
道摸得透透的， 并曾不遗余力地批
判学术机构在美国对越南战争中的
共谋， 萨义德对此表示激赏， 一度
考虑与乔姆斯基合著一本批判西方
虚假描述中东文化的书。 然而， 乔
姆斯基还忙着别的事， 无法完成这
个项目， 留得萨义德独自前进， 其
结果就是这本 《东方学》。

而在此书中， 许多案例都可以
追溯到雷蒙·威廉斯的 《乡村与城
市》 （1973）， 以及意大利共产主

义知识分子葛兰西在 1920 年代的
语言学理论。

这两者听起来似乎都与东方主
义无涉。 《乡村与城市》 描写的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乡村
生活， 但在这层帷幕之后， 威廉斯
感兴趣的是乌托邦式的田园诗如何
扭曲了地形和景观的历史。 乡村与
城市相对， 但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
昧， 也不是那些诗歌中描述的充满
欢乐的故园； 同理， 城市也不必然
代表了进步。 英格兰乡村和城市之
间的这种矛盾与张力反映了边缘地
区和全球大都市之间的对抗， 二者
以不同的规模复制着彼此。 对威廉
斯来说， 是批评家而不是诗人引导
我们从各种委婉说法中走出来， 走
向他论点的高潮： “城市与乡村最
终的模式之一， 是我们现在所知的
帝国主义制度。” 早在后殖民研究
兴起之前， 威廉斯就已经超越了他
的同时代人， 去寻找另类的传统。

葛兰西也是如此。 他是墨索里
尼的阶下囚， 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
人之一， 在当时犹太马克思主义者
主导的环境中， 他却是一个在文化
上信奉天主教的革命者。 地理条件
决定了葛兰西的身份。 作为一个来
自意大利南部乡村地区的人， 他在
意大利北部工业地区继续学习， 在
那里被视作低人一等。 在 《南方问
题的一些情况》 （1926） ———萨义
德常在课堂上讲授的一篇文章———

中， 葛兰西发现了乡村和城市冲突
的一些实例， 萨义德后来在 《东方
学》 一书中称之为 “想象地理学”，

其中， 土地本身成为歧视性的文化
区分的象征。

除此之外， 传记还描述了他与
维柯、 阿多诺哲学的接触。 和阿多
诺一样， 在萨义德看来， 放逐是定
义大学教授角色的核心隐喻 。 在
《知识分子的代表》 中， 萨义德认
为， 放逐指代一种参与和批评的空
间， 他努力不让别人感觉良好， 在
重要的场合成为一个不墨守成规、

令人尴尬的人 。 在萨义德的一生
中， 长久以来的难解之谜是他是否
有能力同时留在权力大厅内外， 他
曾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袖阿拉法
特关系密切， 但两人在奥斯陆和平
协议后便分道扬镳， 这表明了这位
人文主义者的立场： 在公开场合改
变自己的想法， 是知识分子对世界
不断发展的理解的一部分。

在前言中， 布伦南称这本书为
“知识分子传记”， 不少书评家认为
写得不算高明 ， 读起来像博士论
文。 有评论说， 作者似乎是在与他
专业领域的其他人交谈， 而不是面
对一位热切而好奇的普通读者， 比
如这样一个典型的句子： “无疑，

萨义德的音乐空间观点受到了申克
分析法的负面影响。”

1983年的萨义德

韩天衡四岁写字、 六岁刻印， 在方寸之间徜徉近八十年。 他对篆刻艺术的感知、 他在作
品之外的心声， 日前具化为一场展览， 呈现给观众。 历时五个多月的 《心心相印———中国印
文化大展》 2021 年 5 月 5 日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落下帷幕。 展上包含国家一级藏品逾百件。

其中， 西泠印社借来的 50 件 （套） 一级品， 有些甚至是第一次出库房。 展览更向海内外藏家
商借珍品， 集结十分不易。 这位事必躬亲的策展人在开展后即大病一场， 愈后却说： “我实
际上还不算满意， 本来我还有一些想法和构思。 三个月医院住下来， 这个展览要接近尾声了，

我不能让它就这么结束。 所以我一个个联系印学专家， 请七位来馆作专题讲座。 再加上 4 月
24 日做两场沉浸式互动， 把这一块就补上了。 我们还要出三本书……”

“不惜力” 的韩天衡， 在印学方面也著述颇丰。 上世纪 80 年代初， 他受西泠印社编辑部
之托编订 《历代印学论文选》， 之后又编制 《中国印学年表》 《中国篆刻大辞典》 《中国印学
精读与析要》 等。 “访书、 读书、 抄书、 收书” 六十年， 韩天衡近期还将推出 《中国印学年
表》 第四版： “最近十年读了几亿字的史料， 整理出不少于 4000 条条目， 真是海底捞针、 深
山探宝， 读一本书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条目是可用的， 但总让我感到充实和兴奋。”

韩天衡 1940 年生于上海， 祖籍苏州。 2015 年以最高票获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 2019

年获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近日， 本报记者探访了这位元气复又淋漓的篆刻艺术家和研
究者， 请他谈谈印章的学术与源流， 也展望篆刻艺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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